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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梅兰芳的首次访日公演

序

艺术大师梅兰芳(1894--1961)生前曾3次访日

公演。其中1919年(日本年号为大正8年)和1924

年(大正13年)的前两次，都是应日本东京帝国剧场

之邀，以帝国剧场为中心进行的。1956年的最后一

次，是应日本朝日新闻社和El中友好协会之邀，率中

国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

屋、京都、大阪进行了32场公演。可以说，梅兰芳打

开国际文化交流之路是从帝国剧场开始的。

与帝国剧场的创建密切相关的，是此剧场的两

任会长——第一任会长涩泽荣一、第二任会长大仓

喜八郎。涩泽和大仓都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具有

代表性的著名实业家，对文化艺术有深刻的见解，并

且以各种方式对艺术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于

1888年(明治19年)热心参与、支持了“戏剧改良会”

的创建，试图通过新剧场的建设来介绍国外戏剧、进

行文化交流。∞帝国剧场的创建以及对梅兰芳的邀

请即体现了这一设想。

帝国剧场创建于1906年(明治39年)，被讴歌

为“日本最新”、“东方唯一”的建筑物。当时日本在

中Et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先后获胜，帝国剧场的兴

建意味着显示日本的国威、成为炫耀日本进入世界

一流国家的标志。至于建造帝国剧场的具体目的，

则是提供具有国家剧场性质的国际友好场所，对寻

求戏剧改良之道、培养国民清新崇高情操的活动予

以资助。㈤

背景和目的

1919年，帝国剧场社长大仓喜八郎邀请梅兰芳

前往日本演出，初次将中国戏剧介绍给了El本。当

年梅兰芳25岁，在中国已有相当的知名度。对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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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来说，如果公演能够成功，既能进一步获得自信，

又意味着中国京剧能被国外观众接受，是国际戏剧

交流的良好开端。④

欢迎场面预示了此行的成功。④梅兰芳抵日时

间是在5月7日，当天正值日本在皇居举行皇太子

成人的“加冠仪式”，以日本首相原敬及各大臣为首，

有200多名官员、军人参列。@

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背景是：同El，200名中

国留学生在东京举行了“国耻日”纪念游行。

“国耻日”有着沉重的国际政治背景。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1915年1月，日本公使与中国袁世凯

军阀政府秘密签订了旨在保证日本在华特权的“二

十一条”，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

复。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耻辱，袁世凯政府却对

“二十一条”大部分予以承认，引发了大规模的爱国

运动。由此，5月7日被爱国民众定为“国耻日”。

1918年5月，中国国内在国耻日举行了激烈的罢工

运动，El本也出现了所谓“汉奸骚乱事件”，一部分爱

国青年留学生在日本组织“讨伐汉奸”会，认为娶日

本女子为妻的都是汉奸卖国贼，“先发出警告，要求

他们即刻离婚。若不执行，将以暴力制裁”。@当时，

以日本女子为妻的年青的郭沫若“不由分说，立刻被

列入了‘汉奸’的队伍之中”。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Et、

英、法、日等国在法国巴黎举行所谓和平会议，即“巴

黎和会”。中国的军阀政府迫于爱国舆论压力，向和

会提出了要求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

条”的要求——其中包括将原德国占领的山东省交

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的条款。这一要求遭到了参加

和会的强权国家的拒绝。以此为导火索，5月4 El，

愤怒的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爆发了

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爱国学生们呼吁：拒绝在

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亲日派官员、抵制El货。这是

中国民众抗议日本侵略的爱国行动，表现为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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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自卫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被认为“是对旧

封建社会作决死抗争的运动”。“此运动后，中国文

化呈现出划时代的面貌。”@

在爱国思潮的强烈影响下，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在5月7日举行“国耻日”纪念游行是顺理成章的。

与此相呼应，许多留学生以回国表示抗议——归国

留学生中包括年青的郭沫若，当时他极为愤慨，归国

后在上海表示：“(‘二十一条’)下最后通牒，不由人

怒气冲天⋯⋯”。⑨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留学生可以说异常偏激，将

梅兰芳的访日公演定位为“旧封建社会”的表现，以

激烈的抗日声浪相迎。媒介报导也与此相适应。如

果以“五四”运动为“决死的抗争”，那末爱国学生行

动的重要性和过激性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梅兰芳的访日公演极其艰

难地进行。不管梅兰芳本人的意图如何，客观上正

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作为中国文化“划时代面貌”的

一部分，它必然被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潮流。一些留

学生将梅兰芳指为亲El派，有的甚至采取了威胁梅

兰芳、逼迫他停止公演的过激行为。∞

在紧迫的情势下，有关人士抱着“艺术无国境”

的观点，摘掉了原本悬挂在剧场入口处的“El中友

好”匾额，演出继续进行。梅兰芳上演的剧目《御碑

亭》客满。

根据上述情况，有以下两点值得考虑：一，梅兰

芳赴El受到盛大欢迎，邀请人大仓发挥了什么作用，

如何评价?二，梅兰芳访日公演的目的、动机以及相

关背景如何?

关于第一点。通常在两国间政治关系发生危机

时，有时会通过民间的非政治活动来谋求缓和。这

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战略性策划人不一定是表露的。

当时，在中日两国，希望中日关系有所改善的人很

多，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兼备实力与先见之

明的有识之士却极少。大仓能够胜任这一焦色。

大仓不但是帝国剧场的社长，更是大仓财阀的

创始人。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中日、日俄战争中，大

仓因为供应军需物资，积累了巨万财富，在财界有很

大的影响力。从他蓄财的背景可以想象得到：他不

仅在日本国内，而且与中国的政界、官界、军界有密

切的交往，从而能发挥“政治商人”的作用。

大仓对文化教育也很关注。1898年(明治31

年)，他创办了大仓商业学校(现东京经济大学)。

1917年(大正6年)，他创设了日本最早的私立美术

馆(大仓集古馆)，并因此而成名。大仓对京剧和中

国文化也有极大的兴趣，他在中国利用京剧来维系

交友网，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试图以资助和庇护著名

演员来获得、维持地位。通过介绍梅兰芳赴日公演，

他可以显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造诣之深，从而给日

本业界造成在中日贸易方面首屈一指的印象。同

时，也促使中国方面进一步认识他是日本方面屈指

可数的实力派。

更值得注目的是，大仓擅长制造大众关注的话

题，而且自导自演。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民众中较

有人气。在邀请梅兰芳赴日公演这一事件中，他不

仅是总策划者、牵线者、承办人，还是资金提供者。

赴日公演前，梅兰芳在日本并不有名，中国京剧

也鲜为人知。由于操办者大仓的事先宣传、媒介的

大力推广，以及在政界财界的预先准备，使得日本人

并不熟悉的梅兰芳一跃而成为时代的宠儿。梅兰芳

作为“中国的文化艺术使者”，在国际民间友好交流

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这关键的一步中，应该说大

仓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点，关于梅兰芳访日公演的目的、动机以及

相关背景。梅兰芳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第一次

访日的目的不是着眼于经济。我的第一步不过是想

传播中国的传统艺术。”@还说：“1919年，东京的帝

国剧场邀请我到日本演出。我从前就有一个愿望，

想把中国的传统戏剧介绍到国外，想了解国外观众

的看法。所以，我欣然应允了邀请。经过一段时间

的准备，就率领剧团去了日本。这是我初次在国外

公演。我们的戏曲演出在东京的El本人中非常受欢

迎。”@

1919年(大正八年)5月8 El，《东京日日新闻》

在题为《给梅兰芳的恐吓信》的报导中写道：“⋯⋯梅

兰芳也有想在当天(按：5月7日)停演的想法，可是

到东京后，人气非常旺，结果反倒延长了两天。由于

戏票已全部售罄，他怕给帝国剧场和观众带来麻烦。

为了顾全大局，昨晚仍然出演。遵照事先的约定，他

不顾疲倦，始终坚持出场。”

由上可知，梅兰芳访日公演是为了向国际社会

介绍中国的传统戏剧，抱的是艺术目的而并非政治

目的。因此，尽管东京有反日运动，受到留学生的威

胁，但是梅兰芳依然把观众和有关方面的愿望放在

第一位。艺术无国境，忠于艺术，忠于观众，充分体

现出了纯艺术家的态度和风范。

关于这一点，更有相关事例可以说明。赴Et演

出前，准备的剧目有《天女散花》、《御碑亭》、《贵妃醉

酒》、《嫦娥奔月》、《金山寺》、《琴挑》、《游园惊梦》、
· 79 ·

  万方数据



《戏曲艺术》 2006年8月

《思凡》、《黛玉葬花》、《晴雯撕扇》、《虹霓关》、《奇双

会》、《乌龙院》、《鸿鸾禧》、《空城计》等，共20多出。

在帝国剧场lO天所公演的剧目，最初约定为10出，

每天更换剧目。实际演出时，只上演了5出。按照

中国一般的常规，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倘若事先决定

了的剧目被临时更改，演员可以拒绝演出。按日方

提出的更改剧目的理由，第一，此次帝国剧场的安排

是京剧和歌舞伎同台演出；第二，帝国剧场没有每天

更换剧目的习惯。梅兰芳为了访日公演能够圆满进

行，对此作出了让步。关于此事，由于梅兰芳1919

年赴日公演的未公开的原稿已经在文革中丢失，他

本人的想法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在日本出版的《品

梅记》中署名天鹊的“梅兰芳”一节留下了原始材料

说：

梅兰芳先生，⋯⋯《顺天时报》上刊登了您

15天的预定剧目，周到地体现了您此次东游的

艺术造诣，更可以看出您在艺术上的全面追求。

非常感谢您有如此认真的态度。可是，号称富

豪的您的邀请人和帝国剧场当事人由于无知，

预定剧目被盲目变更了。为此，我极为愤慨。

您对他们盲目无知地安排剧目给予了宽容。这

是多么令人钦佩的风范啊!相比之下，我倒为

自己逞性子的愤慨感到了惭愧。当时我真担心

您会拂袖而归。凹

日本的评价

梅兰芳在日本演出，日本方面的评价和反响如

何呢?

汉学家久保天随如此写道：“梅兰芳在这个时

候，即中国反日运动日渐高涨之际无所顾忌地来到

我国，事先的宣传已传为话题。它引起了满城女士

的强烈的好奇心。不久，预告成为现实。在帝国剧

场首先上演的是他的拿手剧目《天女散花》。”@

梅兰芳一行到东京后受到了盛大欢迎。接着，

驻日本的中国代理公使庄璨珂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各国驻日大使、日本原敬首相及大臣们全都出席。

宴会最后，梅兰芳演出了他的名段。会场顿时沸腾

起来，赞美之声此起彼伏。庄憬珂公使对齐如山说：

“一般代理公使举办宴会，顶级官员不过是外交次官

而已，而且只是稍来片刻。外交部长到场是很难得

的事情。这次连首相都史无前例地亲自参加，梅兰

芳真是天大的面子。”齐如山回答道：“这也是中国戏

剧的力量。”o此事证明了El本官方对梅兰芳的破格

款待和特殊爱戴，也体现出了大仓喜八郎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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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在帝国剧场演出的京剧剧目，安排在歌

舞伎著名演员松本幸四郎、守田勘弥和帝国剧场的

女演员剧目中间。他的人气在以下记载中可以证

明：“梅兰芳上演的剧目有《天女散花》、《贵妃醉酒》、

《牡丹亭》、《黛玉葬花》、《御碑亭》等。他的拿手剧目

接踵而演，有歌有舞。⋯⋯其娇艳柔雅的演技，使帝

国剧场的观众为之倾倒。他既是罕见的美男子，又

有精湛的表演技巧，还因为是青衣、男旦，所以出场

费格外高，一场2000元(日币)。戏票预售开始前，

帝国剧场专门负责票务的山本已将特等票价破例定

为10元(日币)，没想到高额票价一出售，反而很抢

手。售票处变得格外拥挤。”∞

《鹤彦翁回顾录》@一书作如下记载：“鹤彦翁到

中国旅行，由当地高官招待，去看了梅兰芳的演出。

梅兰芳被邀请到帝国剧场，夹在女演员剧目中演出，

是大正八年(1919年)5月。那时别说是女演员剧

目，就是男演员剧目也从未有过如此票价：头等票

10元(日币)。即便如此，还是场场爆满。这是老翁

(指大仓)的先见之明。”@

京剧爱好者江上行叙述道：“远在民国5年

(1916年)，日本的大仓男爵在东京创建了帝国剧

场，决定邀请中国最著名的演员梅兰芳赴日公演。

梅兰芳的亲友冯耿光，曾经在日本留过学，毕业于陆

军士官学校，在政府和民间都有朋友。大仓通过冯

耿光向梅兰芳发出了赴日演出的邀请，可是，那时中

国的国内形势很复杂，变化很激烈，不久便发生了张

勋复辟，京城大乱，访日公演之事搁浅。此后，章宗

祥、陆宗舆先后任驻日公使，日本方面又托章、陆二

人帮助。直到大正八年(1919年)四月下旬，在帝国

剧场的多次催促和梅的友人们的竭力支持下，才终

于得以成行。”凹

更多的评论是关于梅兰芳舞台艺术方面的。

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有“戏剧通”之称的福地

信世立足点比较高。他从中日戏剧比较的角度加以

评论，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发展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虽然(梅兰芳)尚还年轻，但是言其艺、道其

声，均无可挑剔，是一流演员。其声望恰如现在

中村歌右卫门的福助时期那样，是极受欢迎的

时期。梅兰芳除了完美无缺以外，还发扬了一

种新的艺术风格，⋯⋯就像已故的市川团十郎

那样，既保持了传统戏剧的精髓，又在服装等方

面按古典方式进行了创造，有创演新编历史剧

的感觉。其演出方式，比团十郎的新编历史剧

有更加新鲜的地方，这是梅兰芳的独特之处。

  万方数据



第27卷第3期 袁英明：论梅兰芳的首次访日公演

梅兰芳的新的演法与正在发展的时代同

步，期待他未来有新的发展。我相信，梅兰芳来

日本后观摩了日本的戏剧、舞蹈，在现有高水准

的基础上会得到很多参考和启示。∞

另一位文艺评论家神田鬯盒写了一篇“观梅兰

芳”。从今天的戏剧观来看，文中最后的指摘或许有

点偏激，但是高度评价京剧写意特征的部分值得瞩

目：@

我这次看了梅兰芳的舞台演出，为他卓越

的象征主义艺术惊叹。第一，中国戏剧没有幕，

完全不用布景。而且，不像日本戏剧那样使用

各种道具，只是简单的桌椅而已。这是中国戏

剧非常进步的地方。为此感到不满足的观众，

根本没有鉴赏艺术的资格。有人因为它是中国

的戏剧，就贬之为水平低的初级艺术，理由是舞

台上不仅没有布景道具，动作也简单，比如手持

马鞭就代表骑马。这样的程式很多。从根本上

说，日本戏剧的画风景、搭置家庭，倒是因为日

本人的头脑还没进化，缺乏艺术的联想，要把东

西真实地展现出来才明白，决不是使用布景道

具就表明戏剧的进步。这反倒显示出鉴赏者自

身的智商不高。

我认为，梅兰芳的《天女散花》之所以在日本获

得好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日本有着共同的美学

感受和审美观念。这一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天

女散花》是佛教题材，舞蹈动作吸取了佛教以及敦煌

艺术要素。舞蹈和造型优美、庄严、飘逸、典雅，具有

东方文化和东方艺术的意蕴。对于日本观众来说，

即使语言不通也不至于产生审美抵触，反倒容易接

受，产生审美愉悦，形成审美共鸣。

日本著名戏剧家、奠定歌舞伎学术体系的河竹

繁俊回忆说：“我第一次接触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是他

来日本公演的时候，大正八年(1919年)。其美貌和

美声令满场观众倾倒。他表演的《天女散花》至今还

浮现在我的眼前、回荡在我的耳边。很多人都模仿

他那动听的旦角唱腔。”∞经中村歌门翻译，《天女散

花》还作为模仿作品在日本上演。

公演时获得最佳剧目评价的还有《御碑亭》。关

于此事，梅兰芳自己在回忆文章里也说过：“当时我

演出的剧目除了《天女散花》以外，比起其它剧目来，

上演最多、最受欢迎的是《御碑亭》。”@

如果说《天女散花》博得好评的理由是舞蹈美和

唱腔美，即外观的优美动人和曲调的新奇制胜的话，

那末《御碑亭》受日本观众好评的原因当然是内容，

是内在的文化根基——中日两国类似的伦理道德观

念。

《御碑亭》上演的次数没有《天女散花》多，但是

获得了预料中的好评。关于这一点，与梅兰芳同行

的秘书许姬传写道：“那时上演最多的是《天女散

花》，后来‘中国通’波多野乾一对梅先生说：‘其实，

演出《御碑亭》》观众的反应也异常强烈，还出现了捂

着脸哭的妇女观众。剧中人王有道逼迫妻子孟月华

离婚的情况在日本并不少见，引起了她们的感情共

鸣，流下了同情的眼泪’。”锄

洪羊盒是这样写的：

第一天演了《思凡》、《空城计》、《御碑亭》三

个剧目。其中梅郎上演的是《御碑亭》⋯⋯。第

三天的剧目中，评价最高的仍然是《御碑亭》。

这个剧目好像是梅郎的拿手好戏。在满堂观众

紧张、集中的视线中，帷幕拉开了。扮演孟月华

的梅郎静静地步入舞台。顿时，观众的掌声和

喝采声经久不息。他的美丽的容貌向台下观众

席稍稍一转，掌声更加轰然而起，好像突然下起

了雹子一般。这种对梅郎的认可，是他的美貌

引起的。梅郎眉目清秀、丹唇含珠，确实有足以

令人着迷的魅力，美得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是

一位男士⋯⋯

此剧给全场带来了悲愁的气氛。其中宣扬

纯洁妇女的贞节精神，充分体现了深受道德教

育的中国女性的美。由梅兰芳扮演的孟月华以

唱为主，听其唱的声音处理，开始稍高，段落收

尾处细腻动情，显得非常哀怨。主人公孟月华

境遇的凄凉，通过他的唱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梅兰芳所有的表演技艺都恰到好处，栩栩如生、

淋漓尽致地用来塑造人物。不仅唱，身段也可

以深切地感受到。在当今剧坛上，梅兰芳能博

得最高名声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眼神及嘴角所

体现出来的表情，有着在我国演员身上从未体

验过的无穷魅力。他的天生美貌和表情对于他

的艺术来说更是如虎添翼。。回

《大阪朝日新闻》作如下评论：

这两天公会堂所演的剧目，第一天看的是

的《思凡》、《空城计》、《御碑亭》；第二天看的是

《天女散花》。

《思凡》和《天女散花》都侧重于舞蹈、身段。

《空城计》里的孔明以弹琴吓退敌军，是历史剧。

《御碑亭》可以作为世态剧来看，描写少妇误受

怀疑，被迫离婚。这次的戏码搭配非常得当，由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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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窥见一斑⋯⋯。啪

《御碑亭》是一出唱功戏，和侧重于舞蹈、身

段的其他剧目相比，这出戏的唱念较多，最富戏

剧性，也是此次节目中最有意思的一出。它不

像日本戏剧那样有诸多表情，也不生硬地亮相，

在某种意义上十分自然。少妇的表情虽然简

单，但是与其说她的情感在梅兰芳的眼、口、颊

及台步中，不如说在他的全部身上。梅兰芳刻

划这个人物的性格情感，无处不发挥着他极为

天才的表现技巧。盂月华在雨中行路的可爱的

脚步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在各种情景里，

表现御碑亭里的那一夜特别好，在瞬间变化的

诸般场景和有趣的情节当中，可以同时看到表

演程式的本位。@

顾曲老人评论道：

我之所以觉得《御碑亭》绝妙，是因为扮演

孟月华的畹华(按：梅兰芳的字)的做功。途中

遇雨那一场，孟月华十分狼狈，纤弱的双脚几次

踏入泥泞、跌倒。看到亭子里进来的男子时，她

战战兢兢，始终在偷偷地窥视对方，直到见他离

去才终于放心，表情十分细腻。随即她又唱道：

“此人已去心放定，几乎逼坏女钗裙，东看西望

不见影，十分急处一时轻，整顿衣衫重又进，那

人不来算志诚。”这部分特别有意思。

还有，月华听父亲读休书后仍然不信，取过

休书亲自观看后霎时气绝，这一段也相当巧妙。

最后，王有道把月华带回家中，再三向她赔罪，

月华却对丈夫的薄情撒娇地坐着不理、不予原

谅。王有道终于跪下说：“你是我的好妻房”，等

等，既是求情，又要使她高兴，这段戏也非常有

趣。在中国，温柔顺从是女性的传统美德，可是

在此剧的结尾，女主角孟月华却变得比较严厉。

既传统又复杂的性格决不仅限于此剧。四

从以上有关《御碑亭》的代表性评论，可以看出

中El两国民众具有类似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价值

观，可以产生情感共鸣。从历史的角度看，两国男女

的地位在历史上相似：在中国，女性的人格尊严历来

受到封建制度和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宋代以后尤

其严重。到了明代，朱明王朝的统治者更是变本加

厉，制定严格的律条对妇女El常的言行举止加以规

范，女性人格几乎到了受蹂躏的程度。日本江户时

代幕府成立时，正是中国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江

户时代在日本是男尊女卑的时代，被认为是深受中

国封建思想道德和封建文化影响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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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碑亭》是中国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缩

影，剧中猛烈地抨击了“夫权至上”的封建意识，其中

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以及对封建社会的抗争，引

起了El本女性和知识阶层的强烈反响。

对此，梅兰芳本人是这样解释的：

这出戏之所以引起日本一般妇女的共鸣，

是因为从前的日本妇女和中国一样，长期以来

受尽了封建制度的压迫。德川家康打开了江户

幕府时代的帷幕，严格执行君臣、父子、兄弟、夫

妇之问的“义”。此后，在夫妇之间，夫权至上的

现象越来越严重。听说在日本歌舞伎的“世话

物语狂言”中，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妇女冤屈、

被剥夺恋爱自由权利等等社会现象。《御碑亭》

中，只因为一点误会，王有道就利用至高的夫

权，险些将自己善良的妻子逼到致命的绝路，这

一点受到了日本广大妇女的同情。四

意义和作用

20世纪，国内外社会政治形势复杂纷纭。将近

一个世纪过去了，造物弄人，或有沉浮，如今尘埃落

定，可以对当年的人和事进行客观、全面、冷静的历

史性评判了。
。

综观梅兰芳作为表演艺术大师的一生，是为京

剧艺术奋斗并作出辉煌成就的一生，是将中国戏曲

带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拓者、成功者。作为历史人

物，以这样的总体评价来看梅兰芳的三次出国公演，

情况各有不同，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次访日公演时，梅兰芳年方25岁，是艺术

家的行为而非政治家的行为。尽管国内外形势风云

变幻，但是年轻的梅兰芳毕竟比较单纯，有“艺术至

上”观念。此次出国，他既无政治目的，又无经济目

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艺术走出国门、让中国戏曲被

国外了解。因此，并非像反对和抵制此次行动的中

国留日学生所说的那样，是具有政治背景的“亲日”

行动。

在非政府、非政治的艺术领域，梅兰芳的精湛的

表演技艺以及中国戏剧的魅力超越了政治，感动和

征服了日本民众，与其说这是“亲日”之举，不如说是

民间友好交往之举。他将戏曲介绍到日本，不仅使

日本民众重新认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共同的文

化底蕴上实现了文化交流，而且无形中缓和了民众

间因中日关系恶化而产生的敌对情绪，还促使相当

一部分崇洋的日本国民对东方文化的价值进行了再

认识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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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述的文艺评论家神田鬯盎呼吁道：

(在日本人眼里)不管怎样，只要不是经过

西方人加工的东西，就断定为连3分钱都不值，

这是日本人的通病。如果物件上没有洋文，即

使是应该具有相当见识的学者也会觉得没意

思，弃之一旁。更有甚者，有些专门研究日本和

中国的学者，都一味地以为日本、中国的东西存

在着先天的不足，比西方的东西低劣。一旦日

本、中国的东西博得洋人赞赏，才会反过来异口

同声地跟着褒扬⋯⋯。

这次梅兰芳如何呢?不但日本人非常欢

迎，连平生只知道醉心于萧邦、贝多芬的人也热

心地研究起梅兰芳来，因为梅兰芳的戏剧里有

东方文化的独特的妙趣，东方艺术里有西方艺

术没有的宝贵价值。通过梅兰芳的戏剧，这一

点被渐渐觉醒的人们所认知——当然，此次没

有洋人的教喻和指示。在这个意义上，梅兰芳

委实给了我国人民很大的刺激。那末，现今仍

对西洋进口货垂涎三尺的人、专门听取研究日

本艺术的西方人意见的人们又会是怎样的感受

呢?。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Et两国关系恶化，中华

民族处于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此时，中年的梅兰芳

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立场，蓄须明志，断

然拒绝与日本占领者合作——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

事了。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国力增

强，梅兰芳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代表，以友好使者的身

份率中国京剧代表团再度访日公演，则又一次被引

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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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而满不在乎地登台演出是何居心?如果今天(引者按：5月

7日即国耻日)出演的话，作好回国后死路一条的思想准备吧!”

⑩梅兰芳著，冈崎俊夫译《东游记》，朝日新闻社，1959年版，第68—

69页。

⑩梅兰芳《日本人珍贵的艺术结晶——歌舞伎》，见《世界知识》，1955

年，总第20期第26页。

⑩天鹊《梅兰芳》，见青木正儿等著《品梅记》，汇文堂书店，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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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106一107页。

@久保天随<梅兰芳的天女散花)，见《东京朝日新闻)1919年5月5

日，第7版。

o《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o当时，有梅幸、幸四郎等人再加上羽左卫门的正式商业演出，入场

券也不过4．7日元。

⑩鹤彦是大仓的雅号。

⑩大仓高等商业学校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鹤彦翁回顾录>，三昌堂

印刷所，1940年版，第330页--331页。

o江上行<六十年京剧见闻)，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④福地信世《中国戏剧谈)，见《中央公论》，1919年4月号。

①神田鬯盎<观梅兰芳>，见《品梅记>，第96—97页。

⑦河内繁俊<世界的著名演员梅兰芳>，<与日本戏剧共存》，东都书

房，1964年版，第175页。

·84·

④梅兰芳《日本人珍贵的艺术结晶——歌舞伎>，见<世界知识>，1955

年，总第20期第26页。

⑦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版，第18页。

o洪羊盒<梅剧一见记>，见<品梅记>，第113页、117页、119页。

@<梅兰芳剧见物》(中)，见<大阪朝日新闻>晚刊，1919年5月24日，

第3版。

⑦<梅兰芳剧见物》(下)，见<大阪朝日新闻)晚刊，1919年5月27日，

第3版。

⑦顾曲老人《看梅兰芳的御碑亭>，见《品梅记>，第“页一45页。

圆梅兰芳<日本人珍贵的艺术结晶——歌舞伎>，见<世界知识)，1955

年，总第20期第26页。

④神田鬯盎<观梅兰芳>，见《品梅记>，第96页一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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